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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

一

三月，长沙东方红广场、橘子洲头、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不少青春的面孔和春天，和伟人的

塑像一起入画。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越过时间

的烟云，去眺望一段“恰同学少年”的历史。

1917 年的暑假，对于青年毛泽东、萧子升

而言，暑假正值农忙，他们有多个选择。或回

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或留校生活和学习，或去

长沙城里的商铺打短工，或给有钱人家小朋

友辅导功课等等，但他们选择了“游学”式考

察，日晒雨淋，忍饥挨饿。

萧子升比毛泽东小 8个月，却比毛泽东高三届。当时，萧子升已

是长沙楚怡学校的老师，毛泽东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

八班的学生。但他们师出同门，都受过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毛

泽东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受新知识、新思想的影响，他们

都是胸怀远大志向的热血青年，但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都还处于过

渡期，还在改良阶段，有矛盾、纠结、困惑、徘徊。他们要为自己的苦

闷心灵寻找出路。

“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

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

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

南旅行一试。”毛泽东 1936 年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

1916 年，他看到一份旧报纸——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刊载着

一则徒步游历的消息，他受到了启发。

打 箭 炉 ，即 今 天 的 四 川 康 定 。在 毛 泽 东 口 述 、斯 诺 笔 录 的

《毛泽东自传》中，还记录了这一段回忆：“于是第二年夏天我步行

游历湖南省，走遍了五县。和我一起的有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农

民们供给我们吃食，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萧瑜，即萧子升；五县

即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

在湖南第一师范，甚至更早，毛泽东就养成读书思考与社会

现实相结合的思维方式。他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既

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这一次，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

余里，他们沿着驿道或河流，时而行走在乡村，时而行走在城镇。

他们接触了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了一些风土民情，获得了

不少新鲜知识。虽然他们还不能确定未来的路怎么走，但对于已

经 24 岁的他们来说，这次步行却非常笃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二

然而，阅读这段历史，想要“重现”这段历史时，我总感觉到自

己的笔头有些苍白无力。有些地方，我尚未踏足。即使踏足，我并

没有沉下心来，走近它、认识它、理解它、走进它。

如果不是要创作一部作品，可能我不会这么细致认真地“阅

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我又一次来到位于长沙书院路的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漫步在每一个角落，端详着每一处建筑物，哪怕是一

草一木，我都用心与它们交流。我漫步在陈列馆的每一个展厅，再

次走进那段激荡的风云岁月，感受那一代人的赤子情怀。

我有些好奇，这次游学，他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他们的爱好

和生活习惯是什么？他们在性格特征和政治见解上有何矛盾与分

歧？他们如何与学士名流、农民、商人、佛教徒、手工业者、地方官

吏等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了解中国真实现状？真实的中国现状

对他们有何触动，产生了怎样的共鸣？他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国

家”与“人民”？他们又是如何赓续文化和精神血脉，进而注入中华

民族这一精神共同体并绵延至今？我当然还想感受那片土地穿越

百年时空的变迁！那一定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

决定“探寻”，我还有更私人的理由。从事报告文学写作以来，

行走逐渐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常态。不得不承认，我所有的创

作源泉，都来自行走和主动介入生活，是它们赋予了我作品温暖

和力量。我甚至对行走产生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依赖。

与百年前的青年相比，我已然中年，但我想通过遥望他们的

思想动态和行为举止，来寻找自己创作的方位与坐标。我迫不及

待地要和百年前的中国青年一同出发，希望能够更加深入他们的

心灵，也期望通过一些若隐若现的线索，将 1917 年与

当今构建起某种内在联系，给人们带来某些思考与启

迪。

我在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这次游学的参与者当

时只是青年。萧子升是诗人萧三之兄，是小有名气的

书法家。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时，与萧三同学，且关

系要好，认识萧子升就不足为奇了。到湖南第

一师范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学习、

生活、时政无所不谈。虽然后来毛泽东成了一

名马克思主义者，萧子升成了一名自由主义

者，信奉无政府主义，政治见解和政治立场活

生生地把这对好友拆开，但不可否定的是，他

们都曾是历史洪流中奋勇前行的青年。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前挪，就会发现，这

次游学是偶然中的必然；如果我们把视野再

往后推，更会发现，他们这次游学经历，对他

们之后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路肯定要

走，但到底走什么样的路？对于个人来说，有

求学之路、求志之路、求索之路、求权之路、求

是之路，对于国家和民族呢？毛泽东他们那一

代青年不断深入现实和基层，在步行中最大

限度地与中国的民众接触，深刻地感受到中

国的脉搏、真实的国情、百姓的疾苦、人民的

心声，最终找到了一条最适应中国走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广泛传播，毛泽东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指导调查研究。其中 1925 年的《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和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等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1926 年，他通过调查研究获取了大量的

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

举例》，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生动

教材。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问题。井冈山时期，

他先后在宁冈、寻乌、兴国等地进行了 8 次较

大的调查研究；延安时期，为了使全党充分认

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先后撰写和起草了

《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

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系列文章和文件。

我们当然不能把这次游学孤立地看待，

历史从来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单点事件。我想

循着这条线索，在零碎的，甚至隐藏在民间的

历史信息中筛选、提取，合理有据地形成自己对这次游学的认识

与见解——那必然是一条璀璨的历史洪流。

三

于我而言，这是一次洗礼灵魂的“探寻”之旅，更是一次内涵

深刻、意义深远的现实教育。

沿着 1917 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游历的足迹，我探寻了民国

时期行政区划的长沙县、宁乡县、安化县、益阳县、沅江县，所有与

那次行乞游学有关的地方，以及相关的人和物。一路走来，有感动

和泪水，也有惊喜和欢笑，还有困惑与纠结。

感动的是，毛泽东和萧子升这次行乞游学的初衷、过程、结

果，历久弥新，闪烁着时代的光芒，让我反思，让我重新审视自己

的创作与人生。惊喜的是，这次看似岁月久远的行乞游学的故事，

并没有隐没于山野的杂草丛中，长期以来被当地百姓津津乐道、

口口相传。困惑的是，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史料难以考证，特别是

有些地方还存在歧义与争议，但我始终告诫自己，应不断继续深

入调查研究，用客观、理性的思维来处理。

启示与情感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不只是走进历史现场，钩沉和

还原历史，更是为了探寻其对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这就是为

实现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寻找行动指南。在少年时期，

他曾经为了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大量地阅读了中国古典小说和一

些早期洋务派的著作。但是，到了湖南第一师范时期，他已经确立

了远大的抱负和社会理想，从那个时候起，他的读书活动、社会实

践和思想改造，都是围绕这个轴心来展开的，是一种理想信念引

领下的目的明确的主体性活动。他善于在学习中进行独立思考，

在调查研究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不

是人云亦云地随意接受他人的观点。

情感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当地百姓对于毛泽东的真挚情

感，看上去，是故事在口口相传，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传承，甚至

为许多乡镇和村的发展过程起了助推作用。其次，一些乡镇和村

子的老党员、文化人，自发投入游学的探寻与研究之中，把隐没于

山野杂草丛中的故事，打捞、记录、传播开来。什么也不为，他们只

是热爱，单纯而质朴地探寻、研究与呈现。

我想创作一部作品，更是为了学习和发扬毛泽东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矢志奋斗的

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一历史事

件，从中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找准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活

在当下的意义。

现 在 ，我 准 备 让 自 己 的 思 绪 重 新 回 到

1917 年那个暑假。2023 年我走过。现在，我又

开始重新温习。

魏了翁在靖州前后待了六年，此时的鹤山书院，

则成为四周学子的向学之地，“了翁至靖，湖、湘、江、

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宋史·魏了翁传》）

魏了翁居住靖州期间，不但在靖州鹤山书院讲

学授徒，而且与各地学者保持密切联系，通过书信与

四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撰写了一生中重要的学

术著作《九经要义》《古今考》等。大山深处的靖州，成

为当时全国著名的理学高地、教化之域，崇文重教传

统由此滥觞，这也是靖州今天崇文重教的渊薮。

一直到权相史弥远被清除之后，魏了翁被征召

回朝廷，开启了他的人生高光时刻。

魏了翁在靖州前后对湖湘学术传承的贡献更值

得大书特书。可以说，如果没有魏了翁的积极争取，

湖湘学派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湖湘文脉的传承都

会黯然很多。

湘学由北宋的周敦颐开创，到南宋湖湘学派形

成后，达到第一个高峰。作为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

的私淑弟子，魏了翁又跟湖南结下了不解之缘，因

此，他对湘学学统十分重视，把湘学代表人物放入儒

家道统传承里去了。朱熹的弟子如黄幹、陈淳等人，

对儒家道统贡献极大，在他们的道统传承谱系里，周

敦颐继承千年不传之学，开创理学，接着是二程得周

子之传，朱熹得二程之传，根本没有胡宏、张栻的位

置。魏了翁则把胡、张二人和周子、二程、朱熹同等对

待，认为他们都是继承孔、孟以来道统的杰出人物，

而且说胡宏、朱熹、张栻三人发挥先儒思想，已经达

到差不多没有余蕴的地步了。对胡宏和张栻地位的

推崇，魏了翁居功甚伟。

魏了翁对湖湘学统的另一贡献，则是为湘学鼻

祖（也是理学开山）周敦颐请谥。魏了翁通过不懈努

力，使周敦颐得到官方认可，获得朝廷的谥号，这在

湘学以及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使周敦颐的历

史地位不但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也得到官方的肯定。

基于魏了翁对靖州的历史贡献，当地文史工作

者多年奔跑呼吁，推动当地制定了鹤山书院“原址保

护，异地重建”的实施纲要，将复建之“鹤山书院”选

址于文峰塔景区，形成与文峰塔景区融为一体的弘

儒重教的文旅特色景区。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成

立四十周年县庆和纪念魏了翁贬谪靖州 800 周年为

契机，力争将“原址保护，异地重建”的鹤山书院建设

项目纳入 2027 年靖州四十周年县庆献礼工程和魏了

翁入靖 800 周年（2026 年）纪念工程。据了解，鹤山书

院重建格局及建筑风格原则上参照清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鹤山书院形制进行仿古复建。

尽管古鹤山书院已不复存在，新的鹤山书院还

在重建之中，但当地对了翁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却日

盛一日。从 2021 年开始，一批老文化工作者积极行动

起来，成立了“鹤山学研究会”，与边城晚报共同创办

了“鹤山文韵”专栏，邀请省内知名读书机构组织“魏

了翁与湘学传承”主题读书会，还专门成立了“魏了

翁文化进校园教材编写组”，精选 100 首适合青少年

阅读的魏了翁诗词作品，完成了《魏了翁诗词赏析》

小学版和初中版两个版本的校本教材。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鹤山书院落成之日，有着重

文崇教传统的靖州，又会重现书声琅琅斯文在兹的

盛况。

五溪僻处 斯文在兹
彭永

简介

鹤山书院位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为知名理学家、南宋名臣魏了翁（曾

被贬至靖州六年）所开办。书院共三进，

前进为魁星楼，二进为讲学堂，后进为

食宿区，四面筑有高墙。正厅有重建和

修 缮 的 石 碑 六 块 立 于 两 侧 ，厅 中 悬 挂

“鹤山书院”巨匾，后被毁，只存书院石

基和上山石阶。靖州四大书院之一，今

为鹤山小学校园。自魏了翁创建鹤山书

院，改写了靖州无人考取功名的历史。

同其他湖湘历史人物比较，作为蜀学开创者和

鹤山书院创建者的魏了翁在湖南知名度显然不高。

但在当时，他可是“学界明星”，尽管谪居地处五溪腹

地的靖州，但“江浙湖湘弟子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

学”。2022 和 2023 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连续两年以

魏了翁诗词作品和学术思想入题，让魏了翁重新回

到人们的视线之中。

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四川蒲江

人，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理学家。同以纪念周

敦颐而命名的濂溪书院一样，魏了翁身后鹤山书院遍布

全国，其中除广东省鹤山市的鹤山书院与魏了翁无关

外，其余大多与魏了翁密切关联。而在这当中，由魏了翁

亲自创办的鹤山书院有四川蒲江鹤山书院、湖南靖州鹤

山书院、四川泸州鹤山书院和江苏苏州鹤山书院四座。

魏了翁为何在靖州创办书院，为什么在靖州贬

谪长达六年，他在来靖州前后经历了什么，他同湖湘

文化的关联又有哪些？求解这一系列问题，必须深入

到了翁足迹所到之处，来一次历史深处的追溯，还原

一个真实的魏了翁。

《宋史》的记录为我们还原了一段宫廷斗争的历

史：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 年）闰八月，宁宗病死，

卒年五十七岁。权相史弥远联合杨皇后矫诏拥立理

宗即位。宁宗所立原皇位继承人皇子赵竑封济阳郡

王。理宗又为赵竑晋封济王。史弥远以济王居住在临

安有逼宫生事之嫌，责令他离开临安，迁居奢城（湖

州）之西。

到这时，无论济王如何做，必然走上死亡的穷途

末路——因为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除非有一种

意外强大的力量助他复辟，取代理宗。当时确实存在

着一股要济王复辟的社会力量。宝庆元年（1225 年）

正月初八夜里，湖州人潘甫、潘壬、潘丙率太湖渔民

几十人，乘夜翻越城墙进入城中，来到济王居所寻找

济王，推戴济王为帝。

济王闻变，换上破旧衣服，躲藏在水洞中。潘甫

等人找到后，把他带到州衙，随即又转移到东岳祠，

取来龙椅，布置厅堂，为济王黄袍加身。济王哭号不

从，义兵用兵器胁迫他服从。又命守臣率领现任官员

及寄居当地的官员按序立班，入贺济王即位。济王知

道他们必败，于是与当地驻军守将商议，率州兵镇压

潘壬等人。史弥远也紧急调拨殿前司禁军将领彭任

率兵征讨。彭任率军到达湖州时，济王和郡将已指挥

州兵将义兵镇压了。史弥远派他的门客余天锡来到

湖州，传达为济王请医治病的旨意，实际上是逼济王

自杀，济王于是在州治的一间便室内自缢。也有说

法，济王是被逼饮下余天锡召来的医生送的毒药，中

毒而暴卒。

济王之死给理宗的统治留下了长达四十年的后

遗症，自宝庆元年（1225 年）到理宗去世的景定五年

（1264 年），不断有臣僚为济王鸣冤伸屈。史载，“济王

不得其死，识者群起而论之。”所谓“识者”就是挺身而

出为济王鸣冤的理学之士，起居郎魏了翁、礼部侍郎

真德秀、考功员外郎洪咨夔等官员相继为济王鸣冤。

魏了翁则在史弥远矫诏立理宗时，就痛感时事艰险，

风俗败坏，不可救药，因而“积忧成疾”。他不愿在朝，

请求辞官归闲，三疏求闲不得。

上书为济王鸣冤的理学大臣们与史弥远以及理

宗形成了严重对立。于是，史弥远利用心腹排挤打击

因济王之死与他为敌的理学官员，“时之君子贬窜斥

逐，不遗余力”。不久，朝廷任命魏了翁为权尚书工部

侍郎，但他以疾病为由加以拒绝。两天后，谏议大夫

朱端常弹劾他欺世盗名、朋邪谤国。理宗下诏魏了翁

降官三等，靖州居住。

宝庆二年（1226 年）夏天，魏了翁到达靖州。他在

靖州倒也心态平和，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靖

为天下穷处，其蕞陋又在峡郡县下，而士风不恶，民

俗亦淳。时和岁丰，则物贱如土，颇便于羁旅之人。况

山深日永，自应酬书问之外，尽有余力可以读书”。

此外，就是效仿在蒲江所筑的鹤山书院，在靖州

筑第二座鹤山书院，讲学授徒。据考证，鹤山书院遗

址在今鹤山小学，至今保留了魏了翁当年带领门人

弟子修建的 85 级书院阶梯。古老的青石台阶犹在，而

建筑物已经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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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1917》纪红建著。

毛泽东游学地图。（资料图片）

鹤山书院复原图。（资料图片）

鹤山书院遗留的青石台阶文保碑。（作者供图）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邹尚奇 摄


